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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随笔朝阳随笔

诗诗 歌歌

本报讯 6月 12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会
议审议批准了2024年发展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名
单。中国石化4名作家成为新会员：胜利油田马
祥民、姜化明，镇海炼化俞晔云（离默，女），江汉
油田彭忠福。截至目前，中国石化共有中国作协
会员60名。 （丛松彪 王 瑾）

中国石化4名作家
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一朵云（外一首）

陈锡让

每次巡线归来
总有一朵云
在头顶上
随着我们的行走而移动
以至于抵达铜坎村
还不肯离去

我不能从它的形状来确定
是不是同一朵云送我们
但这又有什么要紧呢
一朵云，我渐渐熟悉的一个朋友
它总能引发我被风吹着的思念

在普光气田
夕光多么美丽
夕光照在我们的红工衣上
我认为我可以忽略一朵云
相对于后河上空银白的悬索
一朵云，的确不算什么

日常
单调的巡线生活
就像随手写下的一首即兴诗
无须打磨，就能感动你
一个个清晨，像飞出去的一只只长尾鸟
堪称一个个小清新
正午盛大，漫山的芭茅如寄
我们穿过时，只要磕碰到身体
露珠就会滴落
而傍晚的翅膀伸开，芭蕉林里，虫鸟栖身
充满神秘，拥挤
我喜欢这样的日常
就像喜欢纸上涂改过的黑体字
它们一个个气宇轩昂，理想远大

（作者来自中原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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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觉醒来，柴达木山上居然下雪了

雪不算厚，但也不薄
像一缕缕白云，像夏天的
一个个梦境

再看，勘探队似乎不再是昨天的勘探队
卡车也似乎不再是昨天的卡车

帐篷门口，新捡的一块戈壁石
好像也变了
昨天它还像一头骆驼
此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像小羊

其实我也已不是昨天的我
伸一下懒腰，我居然感到了
久违的轻

——马 行

无人区无人区勘探手记勘探手记（（二二））

马 行

地球物理胜利分公司的勘探队驻扎在青
海西大柴旦的时候，队部大院正南方有两个
沙丘。每天，只要把办公室的门打开，我就能
看到。

两个沙丘，一大一小，一高一矮，一胖一
瘦，一个颜色金黄，一个颜色浅褐。沙丘所在
的地带不是沙漠，也不是戈壁，而是在大柴旦
草原。

我目测了一下，从队部大院到沙丘的距
离约有三公里。或许是这两个沙丘在草原上
太特别、太显眼了，以至于我有事没事，就盯
着两个沙丘看了又看。

有一天，我向当地的一个哈萨克族牧人
打听这两个沙丘的来历。牧人抬头望着沙
丘，很认真地掐着指头数了又数，突然间，他
笑容绽开，十分肯定地说：“十七年了，不会错
的，那时我还在大柴旦行政委员会驻地读中
学。好像是春天，当时接连刮了好几天大风，
等大风一停，就有了这两个沙丘，也不知是从
什么地方刮来的。”

“那时，大小也这样？”
“不是的，那时要小得多，可这沙丘会生

长，像羊羔子那样长，长了五六年，就长大
了。奇怪的是，这几年却不再长了，个头的大
小也似乎不再变。”

“我们勘探队刚来时，它还在大院的正前
方，这才两个多月，已经很明显地向东挪了十
几米。”

“哦，你说的对，他俩是会走的，他俩的位
置原来是在公路的西边，离这儿还有好几公
里呢。现在，不刮风还好，只要一刮风，他俩
就挪动。”牧人特别热情，还给我留了他的电
话，“我们家原来就在你们勘探队所在的这个
位置，前几年，大柴旦建牧民定居点，我们就
都搬到驻地最东边的那个哈萨克定居点了。”

牧人说的那个定居点，我去参观过，清一
色的二层小楼，很整齐，也很漂亮。

牧人走远了。我想，这两个沙丘也许贪
恋与牧人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用不了多少
年，说不定就会挪到定居点附近去。再就是，
直觉告诉我，这两个沙丘其实是恋人，是一对
从很远很远的地方私奔而来的恋人。只是，
我有点儿不明白，不知他俩为什么选中了这
远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大柴旦草原。

也许是无聊吧，我只要有了空闲，就坐在
勘探队队部大院中，看两个沙丘肩并着肩、手
牵着手，看那难舍难分、不离不弃的样子。

慢慢地，观看沙丘似乎成了我最看重的
事情。而我的荒谬还有，我不仅仅是观看，还
越发喜欢上了这两个沙丘。

不能仅仅限于远看，要近观才好。带着这
个想法，一个下午，我、摄像记者虎子、勘探队
党支部书记老杨，徒步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两个
沙丘旁。到了近前，才发现两个沙丘其实并不
小，还蛮高大，高大得近似两座小山。太阳的
侧光下，沙丘坡上那几何图形一样的条状沙
纹，犹如汉唐衣裳飘逸的裙带，煞是好看。

我不时蹲下身，捧起一把沙，看沙粒从指
间爽滑地流。那沙粒的大小尤其匀称，也洁
净，没有丁点儿杂质。再就是，大个头沙丘的
沙粒比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粒要稍小一点
儿，色彩特别像陕北毛乌素沙粒的那种黄，而
小个头沙丘的沙粒，无论大小和色彩，都极似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沙粒。

两个沙丘的北面，还有一小片高不足两
米的细沙。我抓起一把，又抓起一把，那手感
好极了，分外绵软，仿佛抓起的是黄河边上的
细腻流沙。

难道，这里的沙丘，与千里外的黄河也有
关联？我想啊想，也想不明白，就不再想了，
干脆脱下鞋子，赤着脚攀登。

站在沙丘顶上，放眼四望，但见大柴旦草
原无边而又碧绿。有三五匹马儿正在低头吃
草，有一群白色的羊，因为距离较远，看上去
宛若一片垂落的浅云。而两个沙丘，就像草
原上的两个主人。

是的，草原上的两个主人，我坚信，真实
情况肯定是这样的！他俩挪来挪去，看上去
很随意，好像漫无目的，其实不是的，那是他
俩要看守、放牧自己的马儿和羊群；刮大风的
时候，他俩不像别的沙丘那样飞沙走石，而是
静静地走、慢慢地挪，就是为了尽量不让马儿
和羊群受到惊吓。当然，如此谨慎而行，也是
为了不弄伤脚下的青草与流水。

又过了半个月，我们勘探队准备撤离。
我想，这撤离后，也不知何时才能再回大柴
旦、再见到两个沙丘。

就在撤离的最后一天，为了有个留念，我
专门跑到两个沙丘前，拍了张合影。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大柴旦的两个沙丘

王永军

我学生时代痴迷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
尤其喜欢他俩在电视剧里大笑着奔跑的样
子，青春的活力溢满荧屏。从那时起，我也
爱上了奔跑，想象着自己也如他们一样自
由、青春。

春末几场雨过后，我的左膝突然剧痛，一
度到了不能走动的地步。去医院做检查，大
夫开了药，吃了，疼痛快速减退。可惜这药有
时效性，方知是止痛药的作用。做过热疗、贴
过膏药，大夫说，药不管用，就得做手术了。

以往走路都是风风火火，心底积压着事
情，就不自觉地想快一点儿，再快一点儿。
如今，哪怕是慢慢走走，已是欢喜得不行。
慢下来了，倒是从容了许多，前面的路看得
更清楚了，就那么一步一步地往前挪。

走得慢了，心便安静了许多，不再匆匆
忙忙。

小时候，每到夏天，邻居们都手拿蒲扇，坐
在门前乘凉。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着开心的
事，笑声不断。还是孩童的我，依偎在母亲的
怀里，那种安宁，像夏夜的风，抚在心头。大人
们聊着他们的，我会安静地看着夜色中那些星
星点点，似无数双眼睛，望向人间，那般明亮。
中年之后，不知自己为何每天步履匆匆，似乎
如此模样，才显出对时间的尊重。

身边的一位同事，有一天对我说，那么
急干什么？这世上，除了生死，都是小事。
看似很多的麻烦，总会有解决的办法；看似
无法逾越的鸿沟，总会有柳暗花明的时候；
看似无法度过的关口，总有某种机缘，只是
还没有出现。不必太着急，不必让自己总是
忧心忡忡，好像世界末日一般。

不妨慢下来不妨慢下来。。慢慢去做一件事慢慢去做一件事，，先不去先不去
期望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期望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先不去思量究竟先不去思量究竟
能得到什么能得到什么，，先不去担忧会失去什么先不去担忧会失去什么，，只是只是
安安静静享受这个过程安安静静享受这个过程。。从开始到结束从开始到结束，，像像
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活在过程里活在过程里，，感受从无到有感受从无到有、、从从
有到无的岁月轮回有到无的岁月轮回。。一切还未发生的未来一切还未发生的未来，，
不必着急不必着急、、慌张慌张，，更不必焦虑更不必焦虑、、担忧担忧，，更无须更无须
迷失自我迷失自我。。该来的总会来该来的总会来，，该去的谁也留不该去的谁也留不
住住。。太多的烦恼和忧虑太多的烦恼和忧虑，，都源于内心对失去都源于内心对失去
的畏惧的畏惧。。

春天春天，，去看一朵好花去看一朵好花；；夏天夏天，，去赏一片美去赏一片美
景景；；秋天秋天，，去吃一顿好饭去吃一顿好饭；；冬日冬日，，去读一本好去读一本好
书书。。美好四季美好四季，，装点斑斓人生装点斑斓人生，，哪怕青春已哪怕青春已
过过，，也会迎来新的风景也会迎来新的风景。。所有的意义所有的意义，，都在都在
生命的体验和感受中生命的体验和感受中。。

慢慢行慢慢行，，关注当下关注当下。。
（（作者来自齐鲁石化作者来自齐鲁石化））

庞忠梅庞忠梅

宽广无垠的大海宽广无垠的大海，，海风徐徐地吹过海风徐徐地吹过，，柔软的柔软的
沙滩上沙滩上，，留下一串串大大小小的脚印留下一串串大大小小的脚印。。父亲用他父亲用他
有力的双手牵着我在海边嬉戏追逐有力的双手牵着我在海边嬉戏追逐，，在沙滩上画在沙滩上画
着各种各样的花朵着各种各样的花朵，，不时有小螃蟹从脚边轻轻地不时有小螃蟹从脚边轻轻地
爬过爬过。。有时有时，，父亲还会将我高高地举起父亲还会将我高高地举起，，不停地转不停地转
圈圈，，我和父亲欢快的笑声洒满整片大海我和父亲欢快的笑声洒满整片大海。。

那是儿时难忘的记忆那是儿时难忘的记忆。。记忆中记忆中，，父亲的双手父亲的双手
为我传递了温暖的快乐为我传递了温暖的快乐。。

我的家庭并不富裕我的家庭并不富裕，，一家五口主要靠父亲的一家五口主要靠父亲的
收入收入，，一日三餐简朴而清淡一日三餐简朴而清淡。。

父亲从事石油事业父亲从事石油事业，，为了工作为了工作，，四处奔波四处奔波，，井井
站在哪里站在哪里，，他就在哪里他就在哪里。。每每父亲回到家中每每父亲回到家中，，我我
总是不停地看着他总是不停地看着他，，挨在他身边挨在他身边，，生怕我一转身生怕我一转身，，
他又不见了他又不见了。。小时候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总是不小时候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总是不
在家在家，，以为他不想要我们了以为他不想要我们了。。直到我长大直到我长大，，才开才开
始理解父亲始理解父亲。。

广西百色石油会战期间广西百色石油会战期间，，父亲常常早出晚父亲常常早出晚
归归，，带着一身油污带着一身油污，，一脸疲惫地回到家里一脸疲惫地回到家里。。父亲父亲
努力地工作着努力地工作着，，到年底总会拿回各种荣誉证书到年底总会拿回各种荣誉证书。。

初中毕业后初中毕业后，，我从广西回贵阳读高中我从广西回贵阳读高中。。高一高一
寒假结束返校寒假结束返校，，父亲帮我拎着沉重的行李父亲帮我拎着沉重的行李，，执意执意
把我送到了火车站把我送到了火车站。。

““丫头丫头，，把这个带上把这个带上，，冬天就没那么冷了冬天就没那么冷了。。””父父
亲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副手套递给我亲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副手套递给我。。那是父亲那是父亲
工作时戴的一种手套工作时戴的一种手套，，已经很旧了已经很旧了，，但洗得非常但洗得非常
干净干净，，还散发着父亲身上特有的油味还散发着父亲身上特有的油味。。接过手套接过手套
时时，，我看到了父亲的手我看到了父亲的手。。

那双手如松树皮般粗糙那双手如松树皮般粗糙，，青筋暴突得像老榕青筋暴突得像老榕
树伏在地面上的根树伏在地面上的根。。我的心微微一颤我的心微微一颤，，想起儿时想起儿时
父亲拉着我的那双手父亲拉着我的那双手，，感觉和如今已有天壤之感觉和如今已有天壤之
别别。。父亲并没有注意到我的表情父亲并没有注意到我的表情，，可是可是，，我的眼我的眼
睛已经泛起一阵阵酸楚睛已经泛起一阵阵酸楚。。

火车开动时火车开动时，，父亲依然在站台上父亲依然在站台上，，一直目送一直目送
我我，，直到我看不到他的身影直到我看不到他的身影。。

后来后来，，从母亲来信中得知从母亲来信中得知，，父亲在执行一次父亲在执行一次
会战突击任务中会战突击任务中，，手受了重伤手受了重伤，，虽然治疗好了虽然治疗好了，，但但
再也不能像之前那么灵活了再也不能像之前那么灵活了。。

如今如今，，父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父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但他的那但他的那
双手双手，，在我的记忆里在我的记忆里，，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
得模糊得模糊。。

（（作者来自西南石油局作者来自西南石油局））

杨美荣

“我们吃过晚饭，热气已经退了。太阳落下
了山坡，只留下一段灿烂的红霞在天边。”正要出
门巡检，看着操作室外的夕阳，我不由得吟诵起
这段话，拿起手套，回头看了眼阿福，问道：“这段
话出自哪篇文章？”

“巴金《鸟的天堂》。对讲机开二频道，给我
跑快点儿。”阿福眼睛盯着DCS屏，手里不断地
点击着鼠标，牙尖嘴利地嘟囔着。

操作室的两排日光灯，不知何时坏了一排，
这倒成了我喜欢的光景。白天两排灯管并排靠
在天花板上，不发光也不声张。到了夜晚，一排
发出光亮，一排被照亮。这，很像我和阿福。

我和阿福是搭档，他是内操，我是外操。一
个夜班要上12个小时，在极度的困倦和疲乏中，
当凌晨万籁俱寂时，我们基本上靠说话来提神。
阿福有个可爱的女儿，从孩子上小学开始，他每
天跟孩子一起读书、背课文，父女俩每天比赛谁
的课文背得好。我对文学最热切的感知，来自夜
班休息时听阿福背课文。

阿福是个60后，没跟阿福共事时，听人说他
是个“应试派”，只擅长考试，实际操作水平一
般。“跟阿福学不到东西的，他就会掉书袋。明明
内操自己调节一下就可以平稳，非要使唤外操跑
现场，大道理还一堆。作为操作工，生产调节平
稳是关键，哪里有那么多弯弯绕绕。”有人这么评
价他。

我反驳：“谁说跟阿福学不到东西？形容面
色的词语，你了解阿福知道多少吗？什么薄粉敷
面、杏面桃腮、颜如渥丹、玉面淡拂……”当然，阿
福形容我的用词是面黄肌瘦、憔悴不堪、萎靡不
振。

装置开工初期，设备工况、工艺指标都还在
调整。又是一个大夜班，阿福发现稳定塔的液面
控制不住，回流量提不起来，于是要求我去现场
检查一下机泵运转是否有问题。

春分刚过，依然是个凛冽的夜晚。在荆门这
个地方，春天的妙处就在于，往往一天之内能够
领略到四季的变化。

“机泵运转没有问题，电流压力都正常。”我
用对讲机跟阿福汇报完，竖起衣领抱着肩膀哆哆
嗦嗦准备往回撤。“那你再去检查一下稳定塔的
抽出线和返塔线，检查一下阀门的开度，顺便看
一下吸收塔和再吸收塔的实际液面。”阿福的指
令传来。

“这都开工好几天了，抽出线和返塔线的阀
门怎么可能没开呢？”我拿起对讲机，冻得牙齿直
打战。

“燕子妈妈说：‘你说得对。’你能不能再去看
看，看看有什么不一样？这是小学一年级课本
《一次比一次进步》里面说的，你都忘了吗？”阿福
大笑着回答。

稳定的三塔每个都有几十米高。要看实际
液面分别要爬三层、七层和十层。看各塔的抽出
线和返回线的开度也要在十几层。骨子里对装
置安全生产的警觉，让我的脚步不敢有丝毫停
歇。

站在吸收塔上，我擦了擦额上的细汗，用手
电筒照了照液面计的实际液面，将液面计的上引
出阀关闭、下部排空，再打开。一番操作后，我叹
了口气：“阿福，你是对的，液面是假液面。”

“燕子妈妈笑了，说：‘你一次比一次有进
步！’”阿福特有的笑声传来。

下夜班时，我与阿福告别。“一棵树和一只鸟
儿是好朋友。鸟儿站在树枝上，天天给树唱歌。
树呢，天天听着鸟儿唱。这是哪篇文章？”我拍打
着阿福的肩膀提问。

“《去年的树》。”阿福佯怒地理了理衣服，“别
拍我，都把我拍矮了。”

我不忿道：“阿福，你当了一晚上的树，坐那
儿没挪窝。我当了一晚上的鸟，四处跑！”

敬业是责任，乐业是趣味。跟爱掉书袋的阿
福搭档，挺好。

（作者来自荆门石化）

爱掉书袋的阿福

父亲的双手

慢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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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云庆

用长镜头 留下一座城的夜色和日出
用短镜头 勾出一个人沸腾的内心
用多重曝光 描绘一条长输管道的建设
用瞬间定格 捕捉一次焊枪四射的光芒
这些年，他的镜头，随着石油
从中原到山东，从内蒙古到四川
从一万多张照片中
我没有看到石油
我只看到一滴汗流下来的速度
只看到挂在井架上的月亮
只看到一颗拧紧的螺丝
只看到戴着油污手套的手
只看到一排接受暴雨检阅的管子
只看到焊花溅起的满天星光
只看到新刷过反射着太阳光辉的炼塔
只看到攀上了铁皮房的牵牛花
只看到十二磅的大锤被举到半空
只看到小小的沙葱花高高扬起了头
只看到耸入云端的山峰，骤然降低了海拔

（作者来自中原设计公司）

摄影师

诗诗 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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